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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跨界书写”作

为一种积极的儿童文学创作

力量，为原创儿童文学版图

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愈益引

起儿童文学研究界的关注。青年学者江雪从文体研

究的视角，敏锐地捕捉到“童话”这一文体在跨界书

写中被赋予了更多基于“理想”主旨的功能。

作为“理想”的童话所映现的成人书写儿童文

学的动机与愿望，是发生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

之间的饶有趣味的文学话题，就此跨领域的文学

交流，可以引发更多的文学思考与研究。本文除提

领出这一理论命题外，进一步厘清了童话文体的

具体内涵及其文体规范，指出在中外学者的共识

中，童话人物认知、幻想的书写方式是造就童话幻

想的重要规则。

文体研究整体上是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学术发

展亟待提升的重要领域，而作者的文体自觉意识

对于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指导均有

积极价值。

——李利芳

作为一种理想还是文体的童话
——关于儿童文学跨界书写中的童话文体思考 □江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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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成人文学名

家创作儿童文学作品，

吸 引 了 较 多 社 会 关

注。其中，张炜《寻找

鱼王》、叶广芩“耗子丫

丫”系列、赵丽宏《童年

河》、杨志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作品深受好评，也获得了儿

童文学界重要奖项。不少访谈和讨论多围绕名家的童年回忆

与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创作的原因与问题展开，并将这一

现象称之为“跨界书写”。

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跨界书写”是一项传统，既是中国

文学界对儿童阅读与成长的关注，又反映出成人文学作家如何

借儿童文学写作表达思想。纵观历史，作为一项传统的儿童文

学“跨界书写”，既形成了儿童文学这一文类的各种规范，又不

断挑战着儿童文学各文体的规范。其中，童话创作的“跨界书

写”是文体构建与挑战并存的代表。

理想或愿望：“跨界书写”中的童话共识

张炜、马原、虹影、孙惠芬、周晓枫、徐则臣等作家的儿童文

学创作被本人，或出版社，或报刊媒体，或部分文学研究者视为

童话。有经验的读者细读这些被视为“童话”的作品，会感知到

大部分作品“似是而非”的童话感。这种“童话感”来自于作品

或个人经验的何处呢？是什么使这些作品被认为是童话呢？

或许从童话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和童话的历史起源两个维度来

看，读者能够理解其被认定为“童话”的原因。

首先，从作品研究来看，个别文学研究者认为张炜的《寻找

鱼王》和《少年与海》是童话，作品对童心的把握表现出纯真的、

洁净的道德美，具有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就意味着，童

话被视作一种理想的寄托。这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讨论童话

的起源相似，将之视作人类生活愿望的表达和满足。马原的

《湾格花原》《砖红色屋顶》、徐则臣的《青云谷童话》、孙惠芬的

《多年蚁后》等作品都有类似倾向。作品将儿童视为理想世界

表达的中介，借故事叙述、儿童之口和能力进入到一个理想世

界，进而反向完成对当下工业化、环境破坏、情感关系淡漠等的

社会问题的批判。例如，徐则臣塑造的青云谷，是一个典型的

世外桃源。但是，作品开篇却写1800条船驶入青云谷，世外桃

源被逐步吞噬。青云谷与入侵、吞噬青云谷的现代商业成为一

种对比。儿童古里和动物古怪的交往，代表人与物在自然中的

同一。这是另一种理想的寄托——人与物都归于同一个不偏

不倚的大自然。《湾格花原》中湾格花原和小风叔叔所进入的树

洞，《砖红色屋顶》中爸爸妈妈打造的砖红色屋顶家园，皆是一

个人与物在自然中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在《多年蚁后》中，

海棠树下的蚂蚁窝和多年蚁后给童童讲述“世界是个大西瓜”

的故事，寄寓了创作者的齐物观与循环往复生命观的理想。这

种理想饱含着对人类原初生命——儿童的诗意表现，也饱含着

创作者对人类的生存世界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综上，在跨界书

写中，大部分“童话”作品契合了童话的愿望表达与满足的特

征，照进了现实生活关于“童话”这一浪漫、理想概念的认识。

其次，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将“童话”视作一种理想寄托，突

破文体的限制，实现个体经验表达，是有意义且有挑战性的。

基于愿望起源的本质，童话天生带有一种信仰的意义，或是满

足感意义。创作者们为儿童写作，努力表达自己对当下现实世

界和生命的思考，将其寄托在理想的世界中。这既是自我的需

要，也是个体理想的建构和满足。前述作品都是在现实主义写

作之外去表达个体的愿望和理想，为儿童创造一个认识现实、

面对现实，但又安全、圆满的童话世界。

但是，表达愿望和理想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创作心理。作为

一种理想的童话是否具有书写的独特形式和价值，还需要在文

学领域进一步探讨。这提出了对童话作为文体本身规范性探

讨的必要。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核心文体类型，在历史和现实

中构成的规范是儿童文学创作、研究的前提。这是在文学研究

范畴内展示自身研究的独特性和现实意义，强调自身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在跨界书写中讨论童话，不仅需要指出

其满足愿望的历史生活经验特征，还需要通过研究作品与童话

文体本质之间的联系与挑战，明确童话作为一种文体的规范。

幻想的规则：“跨界书写”中童话的文体挑战

谈及童话的文体本质，不少研究者视之为幻想。这一点在

跨界书写的作品中也较为突出。作家们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

题材，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往往都将幻想作为面向儿童世界、表

达个人精神理想的重要手法。例如，《少年与海》利用传说的不

确定性和儿童“似真非真”的记忆，创造了《小爱物》《蘑菇婆婆》

《卖礼数的狍子》《镶牙馆美谈》《千里寻芳邻》5个故事，读者却

很难将这种具有传奇性的野物传说视为童话。

首先，有幻想手法不应就等于是童话文体。按照托尔金的

童话理论，童话应重点展现“奇境”。大部分作品关注的还是具

体现实人事而非奇境，幻想只是一种中介。以《小爱物》为代表

的幻想事物，强调一种“若有若无”的传说性，更多描述人的生

活在遭遇传奇事物时呈现出来的人事关系。如《蘑菇婆婆》中

仇杀、爱与愧疚等情感铸就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镶牙馆

美谈》《千里寻芳邻》试图在传说中追踪狐狸、老兔王、狸猫球球

的身影，展现战斗冒险与千里归家的奇迹。但是，作者忍不住

不断返回人类生活的现场来讨论故事的真假。传奇性的野物

只是一种中介，儿童也只是作者表达思想的中介。作品表现的

重点不是幻想的奇境、神奇的故事和儿童如何在幻想世界中处

理关系等内容，马原的《湾格花原》亦是如此。因此，作品中存

在非现实的物或事不等于是童话的幻想，也就很难直接据此将

其定义为童话文体。童话和小说的文体区别不应为是否存在

幻想，而在于是否完整构建幻想空间的规则。

其次，如何幻想应是决定童话或者小说的文体本质。当前

跨界书写的出版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虹影《奥

当女孩》首次出版时，被报刊传媒称之为“首部童话书”，作家在

报道中称“首次尝试童话”。但是，2021年《奥当女孩》与《里娅

传奇》《新月当空》《马兰花开》《彩虹之心》一起纳入“神奇少年

桑桑系列”时，被称之为“首套儿童幻想小说”。从“童话”到

“幻想小说”，跨越的是不同文学类型，出版社没有给出解释，

但是作为研究者需要考虑童话文体的规范共识是如何与小说

区别的。

这一点，儿童文学界一直有相关讨论。十七年时期，儿童

文学界批评欧阳山的《慧眼》缺乏现实基础，不是童话。实际

上，《作品》1956年1月刊登《慧眼》时标注其为“小说”。儿童文

学界将其作为“童话”批评，已经涉及到童话该如何幻想，童话

文体规范及其与小说区别等问题。但是，当时的讨论多集中在

如何处理现实和幻想的关系，而非童话与带有一定幻想的小说

两个文体之间的区别。不过，萧平《童话中的幻想和美》通过对

比《慧眼》和《七色花》提出了5条意见，来把握如何创造童话的

幻想世界。例如，童话的环境可以是现实生活，但不能有太多

的逼真生活细节，需要呈现亦真亦假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

陈丹燕的《让生活扑进童话：西方现代童话的新倾向》和周晓波

的《当代外国童话“双线结构”的新发展》指出，当时西方的一些

作品出现了小说和童话的混合体，仍将之视为童话进行讨论。

90年代，朱自强的《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认为，陈丹

燕和周晓波讨论的作品已经不是童话，而是“小说童话”。他用

“小说童话”来称呼那些与现实有关联、用小说笔法来叙述如同

真实发生的幻想事件。实际上，朱自强弃用了“幻想小说”的概

念，将“小说童话”作为Fantasy的对译，与童话区分开，并通过

借用日本童话界幻想的一次元性和二次元性区分童话和小说

童话的文体结构。但是，2000年初《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

朱自强将小说式笔法写幻想故事的作品视作“幻想小说”，并对

童话和幻想小说两种文体从幻想空间规则的建构来区分。他

将时空差异、与现实的远近关系、人物的态度、幻想空间次元性

等视作构建童话还是幻想小说两种文体的规范。例如，朱自强

认为，童话的幻想世界是混沌一元的，童话人物是不会怀疑环

境的；如涉及到现实，也要营造相对遥远的时空感。这意味着，

在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中，幻想小说与童话逐渐就幻想规则达成

一定的文体规范共识，这与萧平在50年代提出童话幻想的5条

意见类似。1967年，托罗多夫在《奇幻文学导论》中讨论幻想

小说的核心在于角色对环境的犹疑和认知（童话人物深信不

疑），与之相似。1979年，达科·苏恩文认为，以科幻小说为代

表的幻想小说与民间传说、童话等的区别在于认知性的问题：

童话是漠视认知的，童话角色对所生存的世界坚信不疑。这意

味着，在中外学者的研究中，童话人物认知、幻想的书写方式是

造就童话幻想的重要规则。

最后，当前跨界书写中被称作“童话”的作品，都带有一定

的传奇性和幻想色彩，但仍明显呈现出两个空间的跨越与认知

的怀疑。这些作品是否构建了奇境并展示奇境中神奇的故

事？是否主要是混融的一元性幻想空间，符合童话幻想的文体

规范呢？很明显，大部分作品为了实现创作者关怀现实的目的

和理想寄托，呈现出强烈的小说批判、描写手法。通过空间和

人物，作品建立了明确的二元性幻想世界。《湾格花原》《砖红色

屋顶》《青云谷童话》《奥当女孩》等创造幻想主要方式是：第一，

架设一个与现实区别的想象空间——《湾格花原》的树洞、《砖

红色屋顶》独特的家园、《青云谷童话》的青云谷、《奥当女孩》的

水兵营房；第二，通过儿童建立起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联系

通道。在文本书写过程中，大部分角色处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和

幻想空间的生活比例相近。湾格花原、古里等儿童能够和动物

交流，而其他人只有依靠儿童才能了解动物的想法，这是一种

典型的二元幻想规则。从幻想书写的形式来看，作品更偏向于

“幻想小说”而非童话。部分作家在创作中更倾向于谈论问题，

而非展现奇境中神奇的故事来抵达思想的要义，这对于童话的

文体规范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成熟的创作者可以超越文体，进行自由的创作，但当创作

面向儿童时，儿童文学研究者及相关从业者需要进行辨析和研

究，以便更好地呈现儿童文学研究的意义和辅助儿童文学阅

读。童话固然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可以作为理想的表达、寄托，

进而超越童话文体本身。但是，儿童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仍需要

把握童话作为文体的规范，去理解童话的发展变化，更好地分

析文学现象，有助于其文学实践。在跨界书写的风潮和传统

中，儿童文学研究者需要更积极地思考童话在时代中的文体规

范内涵将会如何变化，又将走向何方。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于2007年揭晓，评选2004年

至2006年间出版、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本届有13部（篇）作

品分别获得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童话、诗歌、散文、纪实文

学、科学文艺、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等8个门类的奖项。与前几

届相比，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呈现如下新特点：第一，参评

作品最多。本届共有30家省级作协、51个出版社、9家少儿报

刊社推荐的302部（篇）作品参评。第二，获奖篇数最少。本着

“宁缺毋滥”的原则，此次获奖作品仅13部（篇），未达到原定部

（篇）数，也远低于历年。第三，新作家涌现。获奖的13位作家

中，8位作家年龄在40岁以下，有9位是首次获得该奖项。正

如评委会主任束沛德所言：“这些年轻作家已形成一个相当整

齐、强大的方阵，他们与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的中年作家一

起，已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我国儿童文

学发展、繁荣的希望所在。”精挑细选出的获奖作品，时代气息

浓郁，风格多样，可读性强，反映了这一阶段我国儿童文学创作

取得的成绩。

贴近时代，关注精神成长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及独生子女的逐渐长大，儿童的心理成长、情感成长成为整个

社会关注的焦点。儿童文学是整个社会生态的触角之一，反映

时代变迁中的儿童心理、情感状态的作品也因此成为近几年儿

童文学的主流。以儿童视角切入社会议题，往往更具有打动人

心的力量。

在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飞翔，哪怕翅膀断了

心》是剖析问题少年心理的纪实作品，《蔚蓝色的夏天》聚焦农

民工子女进城现象，《青铜葵花》关注儿童的苦难与成长，《舞蹈

课》《喜欢不是罪》《回望沙原》表现儿童的情感和心理成长，《选

一个人去天国》则触及到儿童文学中较少出现的死亡命题。这

些作品贴近时代，关注儿童精神成长，在情感叙事、角色塑造、

语言表达等方面都颇为成功。

韩青辰的纪实文学作品《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当时引起

广泛关注。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聚焦留守儿童的命运，呈

现18个受伤孩子的精神独白。教育、关爱和知识的缺失导致

了一幕幕儿童悲剧的发生，刺痛读者的心灵。作品直面少年儿

童成长危机，在令人动容的叙述中，指出

社会的快速发展、家长的责任缺失所带来

的严重问题。李学斌的长篇小说《蔚蓝色

的夏天》是一部典型的顽童成长小说。翻

开第一页，读者就会被灵动、顽皮、淘气的

主人公乐枭吸引。乐枭在农村时是个淘

气的孩子王，从农村搬到城市后，沟通障

碍、不被认同等问题都困扰着他。但他最

终克服困难，融入了新的环境。小说通过

讲述进城农民从不被认同到通过大爱精

神赢得尊重的过程，有效地回应了世纪初

农民工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这一重要问题，

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谢倩霓的长篇小说《喜欢不是罪》关注青春期恋爱触发的

舆论评判与罪恶感。小说铺设了“我”的单恋和红梅阿姨的单

恋这两条情感线，“我”在单恋失败时品尝了痛苦，红梅阿姨的

单恋故事给了“我”许多启示，也帮助“我”最终走出沼泽。正如

当年的授奖词所述，在对少女心理准确细腻的描述中，小说“对

情感的美丽与脆弱，心灵的强大与柔弱，表现得异常动人”。小

说对社会因循守旧的道德压力构成隐隐的批判，启发了因朦胧

美好情感而产生沉重精神压力的青春期少女们，“喜欢不是罪”

的主题由此凸显。三三的长篇小说《舞蹈课》以14岁的单亲女

孩与父亲、继母一家以及童老师的交往为主线，讲述其成长故

事，父亲责任的缺位与童老师对“我”的关爱形成鲜明对比。作

品对少女隐秘心事的探究，对其成长轨迹的描绘，也显出作者

的智慧与灵性。常星儿的中短篇小说集《回望沙原》将笔下人

物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环境设置在东北地区的沙原和苦艾甸，读

者透过文字感受到那里阳光贴肤的热度和风沙扑面的疼痛。

作者始终直面沉重的现实，但又善于在其中发掘人性之美，使

得发生在这样世界里的精神成长，更具独异的气质。李丽萍的

短篇小说《选一个人去天国》讲述了三个少年在重新组合后的

家庭中，从陌生、敌意，到互相接纳，并日渐亲近的故事。引人

入胜的故事内容及主人公情感脉络走向相互交织在一起。小

说直面了死亡这一沉痛的话题，呈现了儿童文学作者严肃的生

命态度。开放式的结尾，孩子的善良和幻想，使得我们仍旧能

在哀伤之外感受到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感。无畏、童心、善良

和爱萦绕其中，启发读者思考和探索人类的生存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文轩本届获奖长篇小说《青铜葵花》已

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经典，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因其在

出版、传播、翻译等多方面的价值成为学者关注、研究的热点。

《青铜葵花》以少年青铜和少女葵花为主角，用纯美的笔调，写

下苦难年代闪光的人性之美。读者的情绪每每会随着情节跌

宕起伏，因葵花和青铜所经历的一次次的苦难而低沉，又因一次

次化解而飞扬。葵花被领养和被接走的情节，是作者浓墨重彩

书写的高潮之处，集中刻画了青铜家人内心情感的挣扎及其人

性中的勇敢和执着。小说讲述苦难，直面苦难，人物质朴，情节

感人，文字纯净，语言清新。在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爱”和

“善”像和煦的春风缓缓吹入读者心田。苦难中的大爱，艰难环

境中纯净的人性光辉，使这部作品具有恒久的经典魅力。

放飞想象，拓展创新题材

自由、飞扬的想象力是儿童文学区别于各体文学最重要的

特点。本届获奖作品中，动物小说、科学文艺和童话故事集中

体现了儿童文学的这一特质。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长篇动物小说《黑焰》用隽秀有力的

文字讲述一头藏獒的传奇经历。逼真的动物视角，来源于他多

次对野生动物的实地观察和亲历见闻。《黑焰》情节跌宕，艺术

感染力强，引领读者开启动物的情感之门，去倾听大自然中细

小而美妙的声音，感受生命的瑰丽和坚忍，体会多元的生命世

界。一团奔跑的黑色火焰，成就了一本弥补生命教育的自然之

书。作品凸显的情感力度，源于动物心中的爱与忠诚。作为一

部长篇动物小说，藏獒格桑在整本书中被赋予了丰满的性格。

作者用生动细腻的笔触从多个角度成功刻画出格桑的单纯、友

爱与忠诚。虽然动物是小说的主角，但是作者在《黑焰》中也加

入了人的角色。在与人类的相处中，格桑的性格和主人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通过描写格桑与主人的相处过程，揭示出人相对

于动物的优越感与趋利性，将人对动物的冷漠刻画得入木三

分。作品也借此凸显了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不仅如

此，藏北高原的苍凉和壮美，同样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以《非法智慧》获得第五届科学文艺类奖项后，张之路又

以《极限幻觉》获得本届科学文艺类奖项。借用科幻元素，张之

路讲述了一个具有奇崛想象力的曲折故事。传闻有飞碟降落

S市，市民们空前恐慌，二年级男孩白麦子突然失踪，警方迅速

介入，却仍难以破案。没过多久，一个和白麦子长得很像的男

孩突然出现在了女孩然然班上，还带来了一张神秘的光盘。可

怕的是，所有玩过光盘的同学都变得野蛮而疯狂，这种疯狂向

城市的其他角落蔓延。在女孩然然、警官叶云、疯老头孟大环、

科学家袁宇宙的携手努力下逐渐查出了真相。作品以神奇丰

富的想象、动人的情感以及美好纯真的希望深深打动着我们，

也展现了少儿科幻文学强烈的人文关怀。

老作家葛翠琳的许多作品都获得文坛关注，冰心先生曾盛

赞葛翠琳：“她写的童话，人物很鲜明，故事很生动，语言很优

美，具有她自己的细腻活泼的风格。”本次的获奖之作《核桃山》

是一部拟人体童话。作品以小熊为主角，讲述它在失去自己熟

悉的家园之后，重新寻回幸福的故事。小熊身上的善良、坚毅、

承担、勇敢等美德，借用优美的故事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润

物细无声地传达出来，给读者以爱与美的教益。葛翠琳也是本

届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展现了老作家扎实的创作功力与

坚持为儿童创作的热忱。皮朝晖的童话《面包狼》将现实生活

与想象空间完美结合，拓展了读者想象力的边界。作品充分发

挥了童话作品幻想和夸张的特点，将缩小的城市搬到了皮特家

里，皮特家成了童话国。现实搭上想象的翅膀，产生了奇幻的

效果，在轻松幽默的笔调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中，使小读者产生

阅读快感。

锤炼语言，彰显美文品质

无论是直击现实生活的粗粝本质，还是打造美妙动人的幻

想世界，语言始终是带领读者进入文本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

贴近儿童心灵世界、符合儿童阅读需求的艺术语言，才能真正

使儿童的天性和想象力在阅读中得到满足。彭学军的散文集

《纸风铃 紫风铃》和张晓楠的诗歌集《叶子是树的羽毛》，不仅

主题和想象力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优美的语言艺术也给读

者充分的美的享受。

彭学军凭散文集《纸风铃 紫风铃》首次获得儿童文学奖。

这部作品展示出的不仅是作家纯美的童心，还有出色的文字表

现才华。品读散文集中的每一部作品，可以感受到其间的隽永

传神且盈溢着诗情画意。彭学军用清丽的文字创造出了一幅

幅精美的画作，并以此表现其内在的情思与意蕴。在《从流氓

兔到蜡笔小新》的开篇，她写道：“三月的阳光就像女孩的笑容，

透亮、明丽又有几分淡淡的羞涩，公路两边的田野泛着一层嫩

嫩的绿，时不时地，一大片耀眼的油菜花幕天席地扑面而来，像

是一张黄灿灿的巨幅锦缎，要将人兜头兜脑地裹住。”彭学军在

这里以语言代替线条和色彩，运用精妙的比喻，调动起了读者

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创造出激发读者想象的艺术画面。一

幅南方春天油菜花盛开的美景图呈现在读者面前。彭学军散

文中随处可见类似的美丽风光，“堪称中小学生阅读的美文，学

习写作的范本”，这一评价是本届评委对该作品语言之美的高

度认可。

张晓楠的诗歌集《叶子是树的羽毛》，语言生动有质感：“叶

子，是树的羽毛/张着翅膀/却不能飞翔//鸟巢，是树的眺望/满

目波浪/却心静如水//果子，是树的耐力/树的暖阳/树的梦，又

香又亮”。这样的诗句自然放松、顽皮可爱，短短几行就营造出

自由欢畅和梦幻的意境。诗是语言的艺术，正是凭借这样美好

的语言，诗歌对四季、风景的描绘，对远去的生活记忆的回眸，

显得尤为动人。

新世纪初，同其他文学品类一样，儿童文学界面临市场经

济和出版体制改革的压力，也需要应对互联网等新媒介普及带

来的冲击。儿童文学作家在面对令人应接不暇的现实时，也难

免陷入创作选择的缭乱。但是，在经过犹疑和摸索之后的新世

纪儿童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七届儿童文学奖

正是对新世纪初市场化冲击下儿童文学创作成就的一次系统

的、有价值的梳理和总结。许多优秀作品，至今看来仍旧熠熠

生辉。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新世纪 新特点 新作家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回望 □李 馨 郭萍萍


